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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转莫斯科到达哥本哈根，再过海抵达哥德堡，生物钟还没回过神来，湛蓝的天空、高昂的物价、北欧人高大的身高、居民的热
情、九点多日落的天，被金发碧眼的人群淹没的我瞪大着眼看着这新奇的一切，2016年8月我来到了瑞典哥德堡，开始了为期五个月的
交流生活。			从一开始的申请、与老师的联系到最终离家远行，激动的心情一点没有散去，反而带着愈来愈期待的心来到了这个完全陌
生的国度，来到了这个陌生而令人期待的学校。在瑞典的短短的五个月过的很轻松也十分奇妙，第一次英文课，第一次英文report，第
一次采购生活物资，第一次搞砸厨房…这次难得的机会让我在这里我学到的不仅仅是更深的数学知识，更是深入的了解了这个国家，交
到了很多新朋友了解了外国文化，锻炼了与人交际的能力与生活能力。			到哥德堡的第一天就见识到了“小伦敦”的称号。大多是阴雨绵
绵的天气让这个大西洋东岸的小城市显得尤其清静，遇到难得一见的晴天每个街头的咖啡店就人头攒动，惬意地晒着太阳享受着fika时
光。矮矮的楼房，宽阔的街道，遍布的花园树林让这座城市更加悠闲。			哥德堡大学的数学系与查尔姆斯理工大学是合并在一起的，实
际上是在查尔姆斯理工大学上课。在查尔姆斯理工大学半年的课程分为两个阶段，大部分的课程都是一个阶段内结束，实行的都是师生
关系平等的小班教学，教学纯英文，使用英文教材，作业、报告与考试也是全英文。在我选的三门课中，数值代数全班只有六个人，而
概率论和泛函分析也都不超过30人。上课的时候老师会对讲解的主题随机让同学讲解，在老师授课讲解的时候同学们也会主动提供自己
的看法，习题课更是由学生全程包办，一方面这种师生平等的小班教学真的在互相交流中对课程的理解加深，另一方面也锻炼了学生的
思考与逻辑。			本以为哥德堡的生活节奏没有国内那么快，那么学校的课程也应该安排较为轻松，学业的压力应该比复旦要小很多。然
而慢慢地接触下来才发现，才发现瑞典同学的学习压力同样很大也十分刻苦努力。虽然这三门课程没有想象那么难，作业也相对集中次
数较少，但是课时其实还是蛮多的，例如泛函分析一周要上连着四小时的课两次，概率论一周两次lecture，一次习题课，数值代数两
次lecture一次上机课，课后还要组队完成pj。泛函分析是一名可爱的瑞典老爷爷授课，由于课上绝大部份都是瑞典当地同学，所以虽
然用着清晰而标准英语授课但是偶尔会穿插着一点点瑞典语，下课还会有很多同学围着老师用瑞典语交流着问题，不过老师清晰的讲解
和与周边同学的交流足够让我对这门课有充分理解。有趣的是，第一阶段的数值代数与第二阶段的概率论的老师都是俄罗斯人，老师的
口音成为了上课听课的较大障碍，本来晦涩难懂的专业词显得更加复杂，半年下来无缝衔接的俄式英语几乎让我不由自主的掌握了大舌
音英语发音技巧。			说到成绩评价，作业与pj在这里是作为笔试成绩的加分项，笔试还是决定最终成绩的关键，考试前也会有类似复旦
的考试周，只不过更长一点。老师也会整理讲义、作业到类似复旦的e-learning上，没有统一的答疑时间，但是可以自行发邮件与老师
约时间。考试前瑞典同学会组成一些小的学习小组，大家一起交流复习，一起讨论解惑，有些学业很棒的同学就类似数院的大神答疑活
动，很热情地帮助大家。在哥德堡的考试，更加关注地是对授课中的知识的应用的掌握运用程能力，相对于复旦数院队理论的证明，老
师更加期待看到的是学生如何将理论变为工具，去解决实际问题。			在哥德堡的三次考试都是4个小时，可以把食物饮料带进考场补充
能量。对于考试值得一提的是，查姆的考试即便是第一次通过了还可以继续考第二次、第三次，且是成绩可覆盖，所以就会有很多同学
反复参加考试为了拿到一门课的5分成绩，而哥德堡大学的同学们一门课pass就不可以再覆盖成绩，所以就出现了第一次故意挂，或者
觉得复习地没那么好就直接参加第二次考试的现象。相比较复旦的单次考试，补考的特殊这个规定虽然为学生提供了更好的成绩选择，
但同时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学业的压力和竞争力。其实在哥德堡每一门课其实都可以中途任何时间退课，甚至只要不报名考试也不会记
挂，算是给一部分同学留了后路吧。			从哥德堡回到上海，	从大西洋回到太平洋，对上海的思念正在一点点被对哥德堡的怀念取代。		
瑞典是一个奇妙的国家，食物很贵、书本很贵、交通很贵，邻居超级爱party，从九点天黑分分钟到四点天黑，倾盆大雨路人也不会打
伞，零下三度光腿、露脚踝，饼干面包都是肉桂味，瑞典是一个美妙的国家，牛奶很便宜，天很蓝、景色美，人很美也很热情。在哥德
堡短短五个月的学习生活，收获的不仅仅是生活经验与学业的增进，更是加深了对外国文化生活的认识理解，还是十分惬意有趣的。		


